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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 下 侍 女 郊 游 图 ，盛
唐，原高 160 厘米、宽 360 厘
米（全幅尺寸），西安市长安
区韦曲唐墓墓室西壁揭取，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此图总计 6 幅，为六合
屏风图，屏条之间用宽约10
厘米的红框相隔。由于面
积较大，揭取时将其按屏条
分割成了6块。

当你的目光停留其上，
会看到每幅图的主人都是
一位装束、形象相同的仕
女。在柳绿草青的明媚春
光中，仕女在男女侍从的陪
伴下，或漫步，或弹琵琶，或
小憩，或赏花，或抚琴。恍

然间，仿佛看见夏日的某个
午后，几个大唐仕女在树下
纳凉……

屏风作为实用与装饰
功能皆有的家具，早在先秦
就已出现。唐墓壁画中，屏
风是较多见的题材。该图
的每条屏风中都以一棵柳
树作主要背景，周围衬托以
山石、花草、飞禽等。

唐人受“事死如生”观
念的影响，竭力按照生前
居住的寝室布置墓室。屏
风在墓室壁画中的大量出
现，表明屏风在现实生活
中的普遍使用。

□据西安市文物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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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北方言中，有许多鲜活生动、闻音生
意的词，比如斗阵、火枪和光景，三词都富含
着岁月沧桑、历史留痕。溯源想象一下画
面，倏生绵延美意、宏阔场景。

斗阵一词类似于武林里的斗阵斗法，裹
挟着浓厚的战火硝烟。在两军对垒时是声
东击西，还是围魏救赵？那是军事专家或
战场指挥官们的职权，史上也不乏经典案
例。问题在我初识此词时年少懵懂，父辈
提及此词的含义竟是孩子间一言不合地动
手动脚，再严重点就是斗殴打架。虽说后来
延及成人，毕竟与军事没一毛钱关系。成年
后看过古人所绘的《斗阵图》，也知道了战争
与和平何其让人迷惘与揪心。很显然斗阵
一词是军事术语的留存，可惜它历经数千载
时光，沦落为民间孩子间的儿戏，真让人感
慨不已。

同样，最早认识火枪一词，是那根用于
疏通因含硫量过高几近板结的灶火或木
或铁的棍。经火枪戳捅灶火即刻呼呼生
风，扑腾的火焰呈现钢蓝、赤橙黄绿青
蓝紫的绚烂。我们这代人，青少年时代
没有天然气入户，取暖做饭全是柴禾、煤

炭烟熏火燎，烟火气十足的画面。只是那
根被称为火枪的铁棍，因家境不同档次也
有所不同，家境好的火枪非常精美，甚而
装有手柄；普通人家的极有可能就是一
根随手捡来的木棍或树枝。后来，随着
年长和见识增长，知道了那根叫火枪的
捅火铁棍也叫火柱。尤其是知道了火药
兵器的使用宣告冷兵器时代的结束，火
药、火铳、火枪、火炮，乃至如今的巡航
导弹、火箭、太空空间站……顺时而生。
我明白了，火枪原本是军械一件。和斗
阵一词相同，经岁月长风，火枪在陕北大
地上，同样沦落为民间生活中的一件日常
用具。

上述两词足以佐证陕北这块热土，过往
是兵家必争之地。两词随着时日步入民间，
并随着科技的发展沦为历史遗物。

再说光景。“光”在辞典里是高光正的代
名词，和水一样是万物的生命之源。阳光、
月光、星光、火光、闪光、夜光等自然光泽，也
有非自然的油灯、蜡烛，直至火能、水能、风
能、光能（光伏）所发的电。中国神话中燧人
氏的钻木取火，西方世界里盗取火种的普罗

米修斯，与冶炼术诞生同脉，都是人类在冷
兵器时代寻找火种的历史镶嵌，是值得我们
尊崇敬佩向光而生的神仙。阳光普照是我
特别喜欢的词，相较于令人毛骨悚然的暗无
天日，它是如此令人心暖。一个“普”字，道
尽阳光一点都不势利，不因贫富善恶而有选
择地施舍自己的光焰。

陕北方言中的“光景”是日子、生活的意
思，有陕北民歌为证：“庄稼人盼的是好光
景。”光是正能量的、阳光的，春暖花开地充
盈着喜悦，蕴含着福禄寿般的喜气。犹似光
鲜，总是让人喜乐，我的姑舅两姨中即有取
名光利、光明、光景者。当然，即便是光，同
样是有人喜欢有人厌弃，微词也不少见。负
面应用既有比喻什么财物也没有的光光、尽
光，还有表示单身的光棍。最典型有趣的，
该是唐太宗与许敬宗的一段对话中，许对月
光的表述：“秋月辉煌，佳人喜其玩赏，盗贼
恶其光明。”同在阳光下，人会有不同的呈
现，那是各自精神内里使然。

陕北方言中还有一些有音无字的词句，
亲切、风趣、幽默、形象，蕴藏着丰富的文化
积淀，值得人们去深究窥探。 □李子白

陕北方言里的斗阵、火枪与光景

在清朝咸丰年间，岐山县
出了一位进士，名叫张殿元。
他曾在京城任“工部屯田司主
事”一职，回乡后又协助知县编
纂了《岐山县志》，留下不少动
人的故事。

勤奋好学 一朝金榜题名

“张殿元是岐山益店人，
1816年出生，1889年去世，是我
母亲张玉梅的曾祖父。”近日，
笔者在岐山县蔡家坡镇采访了
张殿元后代的亲人——74岁的
企业退休干部白鸿江，他向笔
者提供了自己搜集到的张殿元
家谱、岐山县志、故宫博物院

“金榜题名录”复印件以及张殿
元墓志铭拓片，上面记载着张
殿元的人生经历。

张殿元从小酷爱读书，晚
上借着月光都要看书。功夫不
负有心人，1853年，他成功考中
了进士，咸丰皇帝下旨封他为
四品官，在京城任“工部屯田司
主事”一职。据《岐山县志》记
载：张殿元，字鼎臣、震西，号震
溪，是岐山益店有名望的人
物。白鸿江珍藏的复印件出自
故宫博物院的清代进士“金榜
题名录”档案资料。这份珍贵
的文史资料，见证了张殿元金
榜题名的重要时刻。

张殿元勤奋学习的精神，
成了家族里每个人的榜样，特
别是后裔张鸿翼的后辈子孙，
幼年虽家境贫寒，但他们毅然
坚持学习，用树枝、石灰块在地
上练字。如今，他们在文化、科
研、教育等领域都颇有作为。

敬老孝亲 美德传扬后辈

张殿元不仅勤学，更是孝
悌传家的典范。他小时候家里
穷，父亲早逝，由叔祖张正雅
抚养长大。叔祖去世后，他始
终心怀感激和遗憾。后来，他

在京城任职期间，一听说叔祖
母病重，便立即请假返乡照
顾，亲自侍奉于病榻前，喂药
送汤，无微不至，在当地被传
为美谈，也深深地影响了他的
后代。

作家王英辉是岐山益店人，
与清代翰林宋金鉴后裔宋彦魁
先生是忘年交，他们曾在张殿元
故宅见到其墓志铭拓片，欣喜之
余，宋彦魁写下一段跋文：“清季
二百六十七年，吾乡只得一进
士，即咸丰癸丑三甲廿五名之鼎
臣公张殿元也……”正是宋先生
赠出的这份墓志铭拓片复印件，
成为目前了解张殿元生平的重
要史料。

张殿元的后代张玉梅及其
家族成员，都深受其影响，将孝
道代代相传。白鸿江退休后，
也是尽心尽力照顾年迈的母
亲，直到老人 90岁高龄去世。

赈灾修志 回报家乡父老

张殿元情系桑梓，热衷公
益事业。他回到家乡后，看到
乡亲们所受疾苦，毅然投身赈
灾工作，以公平公正的作风，赢
得了大家的尊敬。他还协助知
县编纂了《岐山县志》，这部地
方志书详细记载了岐山的历
史、文化、经济等各方面的情
况，对当地的文化传承和发展
作出了极大贡献。

据传，岐山太平庄的名字
也是由张殿元起的。白鸿江
说，太平庄家族老人告诉他，最
早村里有祁、杨两大姓氏，村名
为“观祁村”。但村子瘟疫蔓
延，被人戏称“鬼家庄”。村民
觉得不太平，张殿元定居此地
后提议将村名改为“太平庄”，
寓意本村百姓安居乐业太平安
康。说来也怪，更名后村子平
安、人丁兴旺，还不断扩大，如
今这里分为太北、太南、太西三
个村，张殿元的家在太北，“太
平庄”村名也一直沿用至今。

□毛丽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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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西安友谊路东行，穿过南稍门十字再前
行数百米，右拐进永宁路，就到了永宁村。不
过，如今的永宁村早已消失，永宁路也许是它
留给后世为数不多的印记。永宁路两侧早已
是高楼林立，店铺相连，难觅村的痕迹。

因我十多年前常常往返长安北路，至今还
对路东的永宁村记忆犹新。作为距西安大南
门（永宁门）不足千米的城中村，永宁村曾是无
数漂泊者的落脚点，村庄虽不大，却成了无数
外来者理想的栖息地。他们因为梦想汇聚在
喧闹的村庄里，相逢在狭窄的街道旁，或许他
们擦肩而过四目相对时，多少都会有种惺惺相
惜之感。

在我的印象里，永宁村村口挨着长安路，
村口有个简易的牌楼矗立在长安北路东边，

“永宁村”三个字是著名书法家石宪章题写的。
可如今，我怎么也找不到原来的村口了。南稍
门社区（原永宁村村委会）党支部书记刘康柱
说，现在的地铁二号线南稍门站C口就是以前
村门楼的所在地。改造后的永宁村被一座座高
楼大厦取代，原来的村庄已经无影无踪。

说起永宁村的来历，曾担任过永宁村干部
的李永柱老人说，“永宁村”是新中国成立后的
叫法，1949年前叫霍家坟，据说是一位朝廷姓
霍的武将死后葬于此地。这位武将是哪朝人、
具体叫什么，无人清楚，也无文字记载，只有口
口相传的过往。他清楚记得，小时候村外的人
都把这里叫霍家坟。他还说，也有人叫郝家坟
或者贺家坟，不过这些都是民间叫法。

我查阅《陕西省西安市地名志》，上面是这
样记载永宁村的：清嘉庆年间有村，因临近清
代工部尚书霍达基墓地初名霍家坟。但我没
有搜到霍达基的资料，倒是搜到了一个叫霍达
的人，他是清初西安府下辖的长安县人，既是
朝廷命官，也是一名武将。他在明末崇祯四年
考取进士，清顺治八年擢为浙江嘉湖道员，累
迁为大理寺少卿，后升为兵部督捕侍郎。顺治
十五年晋升为兵部尚书，加太子太保，后又调
任工部尚书兼都察院左都御史。顺治十八年
卒于官。也就是说，这个墓地的主人极有可能
是这个叫霍达的人，《陕西省西安市地名志》记
载的霍达基应该是一个笔误。这么说来，霍家
坟应该是准确的叫法。

李永柱老人说，永宁村以常、刘、李、贾、
邢、王六大姓氏为主，皆迁徙而来。他介绍，永
宁村最初是一个墓园，周围都是田野荒地，只
有一户常姓人家在此照看霍家墓地。直到清
末至民国年间，才有王家、贾家、邢家、刘家先
后落户此地。此后不断有人买地迁居，大家安
安静静地比邻而居，勤劳耕作，互帮互助，繁衍
生息，逐渐形成村落。那时长安北路的西边是
三四米高的土崖，起起伏伏一直向南延伸到现
在的省体育场那里。在土崖的西北方向（现在
的西安宾馆）有一座观音庙（也称姑姑庙），观
音庙的西边也居住着多户人家，这些住户也都
是从外地迁徙而来，1949年后，他们才陆续搬
迁到路东的村庄里。现任社区党支部书记刘
康柱说，他家就是清末年间由湖北避难逃至西
安的，起初住在和小雁塔一墙之隔的长安北路
西边（原长兴饭店那一片），后来祖父才把全家
迁至现在的村子里。他说 1949年后，霍家坟周
边的农户纷纷以车马牛羊以及土地等加入初
级社和高级社。入社后，村里就以霍家坟地处
古城永宁门（南门）外为由，把“霍家坟”改为

“永宁村”。
新中国成立后，永宁村村民增加到 40 多

户，200余人。村口就在长安北路上，村道是东
西向，南北两边各有四五户人家，再向里走是
个丁字路口，丁字路口正对面是大队部和饲养
室，往南往北各有一个小巷，都有村民居住。
南巷的住户比北巷多，以前的霍家坟就在南巷
里，南巷的右手边有一个院子住在八户人家，
村里人都叫“八家巷”。

李永柱说，现在的永宁路原来就是一条无
名的小土路，在村东边。那时，村东除了庄稼
地就是荒草野沟。从南边进城的人翻越草场
坡时，要么走西边的官道，要么走东边的小土
路，这个小土路就是现在的永宁路。那时这条
小土路从北向南延伸，延伸到现在的骊马豪城
（小区名）这里又分了两条小道：一条直往南过
草场坡通往现在的南二环，人们叫新文巷；另
一条向东南经现在的长安大学延伸去了大雁
塔，人们把这条岔路叫玉坟沟。因这条小道偏
僻荒凉、人迹罕至，常有野兽和土匪出没，一般
人都走东边的官道，官道就是现在的长安北
路。官道上常年可以看到车轿和车马。从南
山进城做生意的商贩一般都走官道，他们成群
结伙地背炭、驮物等。在李永柱的印象里，这

些商贩大多包着头巾，身穿粗布衣裤，打着裹
脚布，夏穿草鞋，冬季则是一袭长衫加罩，即使
休息片刻，也是货不离身。二十世纪五六十年
代，永宁路是土路，但两边不再是荒草野沟，大
部分是农田，种着粮食、蔬菜等农作物。这条
小土路可以通过马车，马车既拉人也拉货。
1981年，永宁路拓宽改造，因穿越永宁村而得
名永宁路。

永宁村所处长安北路，是现代西安最重要
的南北中轴线，它以永宁门（南门）为界，北接
南大街，南至南二环。在唐代因永宁门称为
安上门，长安北路也被称为安上街。明末陕
西巡抚孙传庭修建南郭城后，郭城中心街道
被称为正街，民国初年，郭城毁坏后，正街从
永宁门（南门）一直延伸至今南稍门十字，
1956年被命名为南关正街。从南稍门十字往
南，新中国成立前被称为风景路，1952年改为
长安路。1956 年进行拓宽，1966 年改称长虹
路，1981年分段命名为长安北路、长安中路和
长安南路。从南稍门十字到南二环这一段命
名为长安北路。2012 年，南关正街更名为长
安北路。至此，从永宁门（南门）开始至南二
环统称为长安北路。

新中国成立后，友谊路修建通车，就与长
安北路交会处形成了南稍门十字。永宁村依
托优越的位置优势，在十字路口的东南角开设
了茶铺子，建起了车马店。那时城乡间的交通
工具主要以马车为主，马车有两套马车、三套
马车，驾辕的则是身强体壮的骡子，马一般拉
套车。起初，马车轱辘是木质的，后来有了橡
胶轱辘马车，人们叫它大轿车或胶轮马车。由
于马车要经常上路外出，车马店便成了他们的
歇息处。永宁村车马店大门朝西，正对面有一
棵两个成年人才能合拢的大槐树。由于位置
优越，生意长年火爆。店内除了错落整齐的牲
口棚、牲口饲草的草料槽、拴缰绳的吊环等，还
有客人居住的客房。客房是没有隔墙的大房
间，睡的是两排大炕的大通铺。单间不多，是
给女眷住的。铺盖可用自带的，也可租用店里
的。车马店收费不贵，牛马、车辆都是按数收
钱。住店的人一天也就交几角钱，租一晚被褥
不过一角钱。店内的马棚由专人管理，铡草、
上夜草不收费。院里还有小铁匠炉，钉马掌、
给车轱辘上铆钉都很方便。车把式们一般都
自带干粮借车马店的炉火热一热，条件好的，
破费吃上个炒豆腐、时令炒菜再喝上几两散装
的白酒就已经很奢侈了。劳累了一天的车把
式倒头便呼呼大睡，那震耳的鼾声大老远都能
听到。

车马店的北边是永宁村开设的茶铺子，由
于地理位置的优势，茶铺子生意非常火，从南
边进城的人，大多数到这里都要喝一碗茶，歇
息一下。解放初那阵，一碗茶二分钱，周围村
庄的人没事了也来喝一碗。特别是冬闲天，三
五人一起，要碗热茶，捧在手里，坐在屋外的阳
光下，天南海北地聊着天，享受那份温暖和自
在。到了夏天，大多数人都喜欢坐在屋外的空
地上，有大树遮阴，有凉风拂面，四五人围坐一
桌，持蒲扇，坐板凳，大茶壶，对饮畅聊，玩牌尽
欢，生活的惬意全都写在脸上。到了夜晚，茶
铺子还安排说书场，周围有闲人都赶来听书喝
茶，那股热闹劲就好似今天的纳凉晚会。

作为近郊农村，永宁村以蔬菜种植为主，
为大量城市居民提供日常蔬菜供应。后来，随
着大量农业耕地被征用，永宁村就大力发展村
办企业。从 20世纪 70年代开始，他们又相继
办起了机械厂、奶牛场、养猪场、装订社（印刷
厂）以及汽修部和运输队等，人均收入逐年递
增。20世纪 80年代后，随着城市的发展，永宁
村已不见旧时农耕村落的面貌，个体经济发展
迅猛，村民们不断加盖宅基地房屋，房屋出租
成为大部分村民家庭的重要收入来源。自建
的简易楼房高低不一，四五六层比比皆是。一
个院子里，住上一二十家房客也是很普通的数
量。和许多城中村一样，租住在永宁村的流动
人口主要是年轻打工者、小生意人和部分高校
学生。楼上楼下的人们，操着南腔北调，用着
公共水龙头和公共卫生间，几乎天天见面，却
基本不打招呼，不发生交集。村里除了固定店
铺，在狭窄的路边，临时摊位一家接一家，本来
就不太规范的村庄更显得狭窄和繁乱。

作为长安路上的城中村，永宁村改造势在
必行。2006年，永宁村村民一次性转为城镇居
民户口；2008年，永宁村村委会转为南稍门社
区居委会；2008年 11月，永宁村整村被拆除。

我站在永宁村的原址上，再难寻觅到村庄
的痕迹。望着一座座高楼大厦，不由感慨时间
的飞逝、社会的进步。我想，城中村是城市化
进程中的特殊产物，改造是社会发展的必然，
每一个城中村的消失，都会给一座城市发展前
行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 □冯兆龙

消 失 的 永 宁 村消 失 的 永 宁 村

“八百里秦川尘土飞扬，三千万秦人齐
吼秦腔，吃一碗干面喜气洋洋，没有辣子嘟
嘟囔囔。”贾平凹曾这样写到过。陕西人爱
咥面，是出了名的。

大约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当时的能工巧
匠鲁班发挥了他的“吃货精神”，创造出了磨
制面粉用的石磨。从此，鲁班吃上了现扯现
下的面条，也造福了爱吃面的陕西人。

陕西的面虽好吃，但面食的食材及制作
过程相当考究复杂，面粉、肉类、蔬菜等大多
选用当地特产，制作工序也是需要经过多次
揉面、擀面、发酵等，才能制作出口感好、香
气浓郁的面食。如我们常吃的凉皮、肉夹
馍、擀面皮、油泼面等，软糯的、酥脆的、有
嚼劲的，无论是考究的面还是特色的汤汁，
都是构成这碗美食的必备素材。久而久之，
陕西面食以其独特的制作工艺和丰富的口
味闻名于世。

陕西人爱吃面，也会做面。一块揉来
揉去的面，在陕西人的手里会生出成百上
千种面样来。宽面、细面、浆水面、蘸水面，
绿面、扯面、葱花面等等，有炒有拌应有尽
有……正宗的“臊子面”不仅以“酸、辣、香、
薄、筋、光、煎、稀、汪”九大特点享誉陕西，
而且以它独特的食俗将三千多年的祭祀礼
仪保留传承至今，堪称美食里的“活化石”。
还有 biang biang面，也叫裤带面，在面的家
族里，它可是众望所归的老大，以“老碗盛
食”，放上辣子葱花，调了酱油醋，再用热油
嗞啦一声，无论“面”还是“字”，都是陕西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 。

剧版《白鹿原》的播出，火了剧中那碗泼
辣的裤带面——几块标配的大蒜，边吸溜
面，边嚼口大蒜，才算领略到了咱 biang bi⁃
ang面的精髓。这些也足以验证“你给陕西
人一袋面，他们能还你一整个世界”的说法。

有时候家乡的记忆，就是油泼时那一声
醉人的嗞啦声……

曾记得，那时候东大街旁边有一条窄窄
的巷子叫柳巷，是打工一族常光顾的地方。
巷子中有两家紧挨着的是一个卖炒饼和一
个卖牛肉面的，味道都不错，由于环境比较
简陋，也没有什么门头和名字。回忆起来，
只清楚地记得卖牛肉面的是一位中年大
姐。这么一个不起眼的面食店每每到了饭
点都需等座排队，吃面的打工族远远超过了
邻店吃炒饼的。

老板大姐的记忆力让人很是佩服，店里
人多时，坐着站着等的三五十号人，要辣子
的、不要香菜的，加面的、加肉的，大碗的、
小碗的，一溜碗摆过去放在案板上，等面弄
好端过来竟然分毫不差，让人暗自咋舌。而
生意如此红火当然和东西好是分不开的，面
尽管出奇的硬，但嚼起来却十分筋道。拉面
的师傅不管人再多，依旧忙而不乱地把面拉
得长短厚薄粗细均匀。

而真正勾人的不全在面上，还有她家那
勺调面的臊子。尽管也就是牛肉块、莲花
白、豆芽等稀松平常的东西，入口确是生香，
肉烂菜脆，酸辣顺滑。吃毕，再喝一碗面汤，
全身舒坦，让人欲罢不能，常常念想。几十
年过去了，地方换了一个又一个，门店也越

开越大却依然门庭若市，人满为患。
后来由于知名度不断提高，便以曾经的

地域而叫成了柳巷面，沿用至今。已经记不
起是什么时间带儿子去吃的第一次，而现在
他也会时不时吆喝着要去吃柳巷面。喜欢
柳巷面的食客们总能将它从城市角落里挖
出来，义无反顾地加入店内拥挤而壮观的吃
面队伍中。这可能就是人们常说的一方水
土养一方人吧。

面食慢慢地变成了我们老陕的一种信
仰，无论吃遍多少山珍海味，记忆里最美味
的还是那一碗面。这一碗面，包含了这座城
市的市井文化，百年的传承，更是藏着这座
城市的精魂。

人生如面，经得起摔打，才能耐得住
沉淀。 □刘燕

老 陕 爱 吃 面

一位岐山进士的桑梓情怀
人 物


